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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诗中的物候

竺可桢

我国古代相传有两句诗说道：“花如解语应多事，石不能言

最可人。”但从现在看来，石头和花卉虽没有声音的语言，却有

它们自己的一套结构组织来表达它们的本质。自然科学家的任务

就在于了解这种本质，使石头和花卉能说出宇宙的秘密。而且到

现在，自然科学家已经成功地做了不少工作。以石头而论，譬如

化学家以同位素的方法，使石头说出自己的年龄；地球物理学家

以地震波的方法，使岩石能表白自己离开地球表面的深度；地质

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以地层学的方法，初步地摸清了地球表面，即

地壳里三四十亿年以来的石头历史。何况花卉是有生命的东西，

它的语言更生动，更活泼。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里所指出的

那样，杏花开了，好像它传语农民赶快耕土；桃花开了，好像它

暗示农民赶快种谷子。春末夏初布谷鸟来了，我们农民知道它讲

的是什么话：“阿公阿婆，割麦插禾。”从这一角度看来，花香鸟

语都是大自然的语言，重要的是我们要能体会这种暗示，明白这

种传语，来理解大自然，改变大自然。

我国唐宋的若干大诗人，一方面关心民生疾苦，搜集了各地

方大量的竹枝词、民歌；一方面又热爱大自然，善能领会鸟语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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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原岁时，曾经写过一首咏芳草（

香的暗示，模拟这种民歌、竹枝词，编成诗句。其中许多诗句，

因为含有至理名言，传下来一直到如今，还是被人称道不置。明

末的学者黄宗羲说：“诗人萃天地之清气，以月、露、风、云、

花、鸟为其性情，其景与意不可分也。月、露、风、云、花、鸟

之在天地间，俄顷灭没，而诗人能结之不散。常人未尝不有月、

露、风、云、花、鸟之咏，非其性情，极雕绘而不能亲也。”换

言之，月、露、风、云、花、鸟乃是大自然的一种语言，从这种

语言可以了解到大自然的本质，即自然规律，而大诗人能掌握这

类语言的含义，所以能编为诗歌而传之后世。物候就是谈一年中

月、露、风、云、花、鸟推移变迁的过程，对于物候的歌咏，唐

宋大诗人是有杰出成就的。

唐白居易（乐天）

草》）的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

生⋯⋯”诗人顾况看到这首诗，大为赏识。一经顾况的吹嘘，这

首诗便被传诵开来。这四句五言古诗，指出了物侯学上两个重要

规律：第一是芳草的荣枯，有一年一度的循环：第二是这循环是

随气候为转移的，春风一到，芳草就苏醒了。

温带的人们，经过一个寒冬以后，就希望春天的到来。但

是，春天来临的指标是什么呢？这在许多唐、宋人的诗中我们可

找到答案的。李白诗“东风已绿瀛州草，紫殿红楼觉春好。”王

安石晚年住在江宁，有诗云：“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

还。”据宋洪迈《容斋续笔》中指出：王荆公写这首诗时，原作

“春风又到江南岸”，经推敲后，认为“到”字不合意，改了几次

才写下了“绿”字。李白、王安石他们在诗中统用绿字来象征春

天的到来，到如今，在物候学上，花木抽青也还是春天重要指标

之一。王安石这句诗的妙处，还在于能说明物候是有区域性的。



岁时作《初冬》诗：“平生诗句领流

若把这首诗哼成“春风又绿河南岸”，就很不恰当了。因为在大

河以南开封、洛阳一带，春风带来的征象，黄沙比绿叶更有代表

性，所以，李白《扶风豪士歌》，便有“洛阳三月飞胡沙”之句。

虽则句中“胡沙”是暗指安史之乱，但河南春天风沙之大也是事

实。

文生，桥东桥西好杨柳，

树木抽青是初春很重要的指标，这是肯定的。但是，各种树

木抽青的时间不同，哪种树木的抽青才能算是初春指标呢？从

唐、宋诗人的吟咏看来，杨柳要算是最受重视的了。杨柳抽青之

所以被选为初春的代表，并非偶然之事。第一，因为柳树抽青

早；第二，因为它分布区域很广，南从五岭，北至关外，到处都

有。它既不怕风沙，也不嫌低洼。唐李益《临滹沱见蕃使》诗：

“漠南春色到滹沱，碧柳青青塞马多。”刘禹锡在四川作《竹枝

词》云：“江上朱楼新雨晴，瀼西春水

人来人去唱歌行。”足见从漠南到蜀东，人人皆以绿柳为春天的

标识。王之涣《出塞》绝句有“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

关”之句。这句寓意诗是说塞外只能从笛声中听到折杨柳的曲

子。但在今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无论天山南北，随处均有杨柳。

所以在毛泽东的《送瘟神》诗中就说：“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

神州尽舜尧。”如今春风杨柳不限于玉门关以内了。

唐、宋诗人对于候鸟，也给以极大注意。他们初春留心的是

燕子；暮春、初夏注意的，在西南是杜鹃，在华北、华东是布

谷。如杜甫晚年入川，对于杜鹃鸟的分布，在诗中说得很清楚：

“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我昔游

锦城，结庐锦水边，有竹一顷余，乔木上参天，杜鹃暮春至，哀

哀叫其间⋯⋯”

南宋诗人陆游，在



春天从哪一天开始

郑文光

光，绝爱初冬万瓦霜。枫叶欲残看愈好，梅花未动意先香⋯⋯”

这证明陆游是留心物候的。他不但留心物候，还用以预告农时，

如《鸟啼》诗可以说明这一点：“野人无历日，鸟啼知四时：二

月闻子规，春耕不可迟；三月闻黄鹂，幼妇悯蚕饥；四月鸣布

谷，家家蚕上簇；五月鸣雅舅，苗稚忧草茂⋯⋯”陆游可称为能

懂得大自然语言的一个诗人。

我们从唐、宋诗人所吟咏的物候，也可以看出物候是因地而

异，因时而异的。换言之，物候在我国南方与北方不同，东部与

西部不同，山地与平原不同，而且古代与今日不同。为了了解我

国南北、东西、高下、地点不同，古今时间不同而造成的物候差

异，必须与世界其他地区同时讨论，方能收相得益彰之效。

“立春”过去了，“春节”也过去了。天空飘着春天的潮气，

泥土散发着春天的气息，枝头的鸟儿奏着“迎春曲”，人们听到

了春天的脚步

然而，春天该从哪一天算起呢？

我国阴历以正、二、三月为春季，四、五、六月为夏季，

七、八、九月为秋季，十、十一、十二月为冬季，看来正月初一



依据

该是春天到来的第一天了。俗谚“一年之计在于春”的“春”也

是从这天起算的。

然而，阴历并不精确地反映季节的变迁。这是因为阴历是以

月亮的盈亏来计算月份的；而季节的变迁则应当以地球的运行为

地球运行到哪一段路上，北半球接受到的阳光最多，最

热，就是夏季；反之，在哪一段路上北半球接受到的阳光最少，

最冷、就是冬季；介于这两季间的是春季和秋季。用阴历正月初

天（ 平

天。就农时、

天，立春则正在两个节气之间，即在冬

日或 日，

年），也可能经过

一作为春天的起始，则从这一春到下一春可能要经过

天（闰年），日数相差达

就人们生活习惯来说，都是不恰当的。

月

于是，就有了以“立春”作为春天开始的计算方法。

“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之首。它固定在阳历

许多人以为节气是按阴历推算的，实际上是按阳历推算的，是我

们祖先为补救阴历不能反映自然界季节变迁的创造。节气的确相

当精确地表述了自然界的变化。

的地方，而整个北半球接受的阳光都很倾斜，热

例如冬至，这是指地球走到这样一段路上：太阳光直照在南

半球南纬

力少，因而寒冷。

又如春分，此时太阳光直照在赤道上，北半球接受的阳光正

好不多也不少，天气温和适中。

至后

冬至和春分相距

天光景。

如果光以天文学上地球的运动为依据，那么“立春”作为春

天的开始大概是正确的，因为此时正是阳光从最南的位置到适中

的位置的过渡阶段，即是冬季到春季的过渡阶段。

然而如果真是这样计算，那还是不符合天气变化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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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太阳在最南的位置，可是此时入不敷出尚月

当寒冷。在我国北方，“立春”日可冷到

“立春”日正是“五九”将尽，而“六九”开始之际，天气尚相

℃左右。北方生炉

子的人家，要等“立春”一个多月以后才开始卸炉子。

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原来我们感到气候的冷热，并不是直接

随太阳光的角度变化而变化的。而是随大地接受到太阳光的照射

后，放出的热量的多少而变化的。地球本身就是一个热的容器，

从春分（阳历 月

月

日）以后太阳愈来愈高，大地接受到愈来

日）为顶点。可是大地要差不多愈多的温热，到夏至（

月，而在七八月。到了冬季，太

迟一两个月才积累到足够的热量，使北半球气温达到最高点，因

此北半球一般最热的日子不在

阳从南方斜斜地照着地面，大地开始丧失热量，入不敷出，到冬

至（阳历

未达顶点，要等再过一两个月后北半球才因丧失热量过多而气温

降至最低点，此时正好是“立春”前后。因此，往往冬季要到立

春前后才最冷。

月中旬

月

如果以气温变化来决定季节，那么春天的开始当在

以后，此时正是“春分”（阳历 日）。因此天文学上是以

春分为春季的开始的。并以夏至为夏季开始，秋分为秋季开始，

冬至为冬季开始。

这样的四季起始日期也确实反映了自然界的变化，如树木发

芽、雷雨出现、落叶、首次见霜等等。



南极夏至饮茶记

金 涛

虽然，大伙儿都这么说，现在是夏天，我却半信半疑。眼前

这冰封、寒冷、毫无生气的世界，很难很难和夏天这个词儿连在

一起。

见不到争芳斗妍的花儿，也没有郁葱青翠的绿色。天公摆出

一付满腹怨气的怒容，老是阴沉沉的，动不动给你一个下马威。

狂暴的飓风搅起漫天雪花，在广阔的冰原上奔腾，在冰山林立的

海上掀起骇人的浪涌。这算是南极的夏天吗？我呆在墙板咯吱作

响的长城站的楼房里，探头窥望结着冰花的玻璃窗，心里直犯嘀

咕。视线所及，风雪弥漫的雪野冰原，见不到生命的足印，而我

们考察站主楼的大门已被几米深的大雪封住了。

南极的夏天确实来了！

不过，度过了一个漫长的极地冬天的越冬队员，他们似乎从

呼吸的冷冽的空气中，从堆在窗前的积雪厚度的变化上，或者从

大自然难以捉摸的信息里，感受到了季节更替的脉搏。不管问

谁，异口同声的回答是

暴风雪过去之后，推开积雪掩埋的密封门，走向站区几公里

以外的冰雪世界，我想去寻觅南极夏天的踪迹。

果真，仅仅几天功夫，南极的夏天迈着轻盈却又坚定的步伐



北半球的冬至，一年里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的日

悄然而至，从遥远的天际朝着冰封雪裹的南极走来。它的脚步所

经之处，冬天的壁垒随之崩溃。冻得如钢板一般坚固的白茫茫的

海冰，在它的脚步下碎成龟背似的裂隙，碧波的涟漪欢笑、腾

跳，万千的碎银玉片熠熠闪光。停驻海湾入口的那几座蓝幽幽的

冰山，曾经威严傲视过往的一切船只，这时日渐消瘦，仿佛患了

重病的巨人不堪一击了。在长城站隔海相望的一个小岛上，一只

只钻出蛋壳的毛茸茸的幼雏，用它们沙哑的欢叫声，迎接南极夏

天的降临。不仅如此，我在积雪盈尺的山谷，居然也找到南极夏

天的踪迹。那里有个小小的淡水湖，整个冬天，小湖冻僵了，大

雪毫不留情地将它埋了起来，此时，这个囚禁多时的小湖，也挣

脱了冰雪的桎梏，像一片晶莹的翡翠，安详地躺在阳光的怀抱里

此间最值得称道的，恐怕要数极地的太阳了。在驱散了孕育

风暴的阴云，以及寒凝大地的长夜之后，南极的太阳以异乎寻常

的慈爱拥抱这片冻僵的冰原。她使我想起伟大的母爱，世间恐怕

也只有母亲才有这样博大、无私的胸怀。在整个夏天，南极的太

阳打破了日出日落的常规，日日夜夜厮守在冰原上空，似乎要用

她的全部热力，全部生命，来温暖这片寒彻僵冻的冰原。

月

日子，在季节颠倒的南极，迎来了白昼连着白夜的夏至。

这倒是我最

吃过晚餐，我在长城站主楼的过厅，一边换上深筒水靴，一

边朝门外张望。耀眼的阳光映在雪地，如同千万个小镜子反射出

眩目的光芒。天气异常晴朗，没有一丝儿风，十几只棕褐色的

贼鸥和一群洁白的南极鸽，悠闲地蹲在雪地上小憩。我忽然萌生

一个念头，值此良辰美景，何不登高远眺，一来欣赏极地夏至的

夜色，看看白夜下的雪国究竟是何等模样。其次



从长城站出发，已是深夜 点了。

感兴趣的 我想亲身体验南极的夏至日出日落的奇观。到过南

极点的朋友说，那里，太阳整整有半年时间不落山，白天黑夜的

概念不复存在。地处乔治王岛的长城站，虽然离南极点还很远，

但它的白夜该也是非同一般。

岂料，好事之徒并非仅我一个。气象班的小郝也有此雅兴，

愿与我结伴同行。这自然更加鼓起我的勇气。我们的目光不约而

同瞄准站区背后高峻的一座峰峦，那披着皑皑白雪的孤峰独峙于

群山之上，视线可以一览无余，再没有比它更合适的观赏日出日

落的地点了。

在南极，队员出野外必须请假，还我们得到站长的批准

要结伴而行，这是纪律

天色依然明亮，四周的山岭雪光璀璨，红霞流辉，如同童话里的

仙山琼阁。我和小郝一前一后向山麓走去，两人都是全副武装

厚厚的羽绒服，手套、雪靴、雪帽，全套的雪地远征装束

我没有忘记带上相机，可是望着前面开道的小郝，叫我惊讶不

已。他手里拎了一只压力暖瓶，晃里晃当地，不知道闷葫芦里装

的什么药。

顾不上问他，两只眼睛一刻不敢离开脚下。路很难走，其实

也没有路。我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小郝起初顺着雪地上的小溪

而行。过了长城站后面的发电站，小溪流匿而不见，不知深浅的

雪坡从山麓延伸下来。小郝停住了，四下打量。松软的雪坡看起

来很平缓，底下埋伏了深沟陡坎，稍不小心就会陷下去。他观察

着四周的地形，又继续上路了。

“注意，踩着我的脚印！”小郝回头喊道。

冬天的积雪表面凝成薄薄一层冰壳，小郝个子瘦小，薄薄的

冰壳完全可以承受他的重量。我却不行，虽然屏住呼吸，轻轻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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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动脚步，却没有轻功，依然压碎冰壳，深深地陷入雪地。这可把

我累苦了。每挪动一步，几乎是使用全身气力，把腿从一尺多深

的雪里拔出。有时更糟糕，雪灌进靴子，只好一屁股坐下，先救

出自己的腿，再从深陷的雪窝里找出靴子，倒掉里面的雪，再穿

这样轮番折腾，不禁气喘如牛，贴身的内衣汗津津了。

爬上雪坡，费了近一个小时，上气不接下气。这儿山谷像马

鞍，宽宽浅浅的，铺着晶莹洁白很厚实的雪，煞像医院病房漂白

的床单，一尘不染不说，也没有鸟兽践踏的足印。近在咫尺的山

峰拔地而起，白的雪，黑的山岩，勾勒出陡峭险峻的气势。峰顶

罩着红云，既威严又诱人。不过，山谷背阴的坡面，雪很厚，寒

气袭人，冬天似乎还藏在那里。四周静极了，听不见风声，也听

不见山脚下的海的喧嚣，似乎一切都在用一种异样的沉默注视着

我和小郝，这山峰，这雪谷，这黑色的岩石，以及这触目皆是的

白雪。

我索性仰面朝天地躺在白床单上，大口大口吸吮冷冽而带有

一丝甜味的空气，尽情地舒展四肢。小郝倚着山岩，笑对着我，

很体谅我的狼狈相。山下的橘红色的建筑群，像积木点缀在雪地

上 那是长城站的房屋，此时山峰的阴影盖住它们，轮廓渐渐

模糊。不过，海湾对岸却是鲜亮透明、光灿无比的世界。银盾似

的大冰盖，海里飘的几座冰山，甚至连纹丝不动的海水，这时全

被晚霞点燃起来，金黄的、橘红的、绛蓝的、银灰的光芒四处迸

射，不断变换迷离的光华。从冰盖穹状的表面升起缕缕云朵，镶

了金边，透着绯红，如同腾跳兴奋的火舌。在只有黑白两种色调

的南极，惟有日出日落时的霞光才能描绘出如此色彩纷呈的图

画。

我着急了，不敢再不动弹。凭经验，璀璨的晚霞是夜幕降临



没有他的相助，恐怕我是

的前奏。再不抓紧，怕是不等我们登上面前这座山峰，太阳早就

沉入海的深渊了。

小郝比我的行动快，三步并做两步，迈过山谷的雪地，在那

里寻找登山的路径。我踩着他的足印，一步步朝山麓挪动，越接

近山麓雪越深，步履更难了。

山峰不算高，仰面望去，坡度好陡。黝黑的山岩不堪南极的

酷寒，表面冻酥了，像干泥巴裂成不规则的碎块。新露出的山脊

又如刀刃一样锋利，几乎无法落脚。偏偏这时又起风了，来势很

猛，夹着雪雾从斜刺里横扫而来，我不得不转过身，把背朝着大

风吹来的方向。

我再一次体验登山队员向峰顶作最后冲刺的艰难。当离峰顶

仅剩下几步，眼看触手可及时，每迈一步都格外吃力。心脏似乎

跳出胸膛，太阳穴突突地轰响，汗水不仅湿透了衬衣，连头上的

绒帽也可以绞出水来。这时，率先登顶的小郝一手紧紧抱着一块

巨石，探身伸出手臂抓住了我的手

难以登上峰顶了。

我累瘫了，无力地倚着峰顶一块巨石坐了下来，喘着粗气，

好让狂跳的心脏稍稍平静。这时，一杯冒着热气、清香扑鼻的茉

莉花茶端到我的嘴边。还是小郝，他好不容易从山下带来的暖瓶

派上了用场。

从来没有一杯清茶使我视为世间的珍宝，没有一杯清茶如此

芳香，如此暖人心窝。一辈子品味过多少回茶，都没有在我的脑

海里留下片刻的、哪怕是淡淡的记忆。然而，我忘不了，永生永

世忘不了，在南极的山巅，在夏至的寒夜，我从小郝手里接过的

这一杯喷香喷香的茉莉花茶。

饮完茶，心神稍定，方才发觉观赏日出奇观的愿望落空了。



红叶西风白雁秋

周本湘

天色骤变，浓黑如漆的乌云从西海岸贴着大海压了过来，像是一

支张开黑帆的无敌舰队，乘着夜色飞快地朝冰原扑来，没有声

息，动作敏捷，有一股令人恐怖的气势。再转过来朝四下望去，

不知什么时候，暮色四合，远处的冰原，近处的雪谷，如同墨镜

中的景物失去原有的色调，变得黯淡下来。

我和小郝相对无言，最后是他打破了沉默。“走吧，看来今

天看不见日出了⋯⋯”他似乎有些抱歉地说。

其实，我很满足，虽然没有赶上日出，但我们都忘不了冬至

这一天，不，应该说是南极夏至这一天的非凡经历，何况还有那

一杯令人回味无穷的茉莉花茶呢。

鸟类因为生态习性上的差异可分为留鸟和候鸟。留鸟终年留

居在一个地区；或是仅作短距离的漂泊或短距离的垂直迁徙。候

鸟则具有因季节不同而作长距离迁徙、变更栖息地区的习性。燕

子春来秋去，鸿雁春去秋来，会随着季节的变化，年复一年地重

复着这一自然现象。

在我国长江流域，家燕是夏候鸟。每年春分前后，飞来繁殖

育雏；到了秋季天气转凉，它们又成群结队地飞往南方，最远可



多种，其中有

到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一带越冬。

候鸟在迁飞时都具有定向识途的能力。家燕、雨燕以及其他

多种候鸟，从越冬地返回繁殖地时，不仅能够到达它们出生的地

区，甚至能够准确地回到旧巢址营巢。根据本人和同事们的野外

调查，见到在黄海前三岛繁殖、经过环志的白腰雨燕，有的个体

竟能回到前一年营巢的同一石缝中营巢。这种定向识途的归家能

力，实在令人惊讶！

到目前为止，已经知道全世界鸟类有

种或稍多一点的鸟类是候鸟。

鸟类学家用轻而耐磨蚀的铝合金或塑料制成脚环，刻印上放

飞的地点、年份和号码，作为环志系戴在候鸟的脚上；或者利用

其他探测的手段，对迁飞的候鸟进行研究，发现它们几乎都能按

照南北向固定的路线迁徙。一些水禽和涉禽，更是沿着江河和海

岸线迁飞。所有迁徙中的成员，并非都能在同一时间到达目的

地。其中也有不少个体在长途飞行中要掉队，夏季到达不了繁殖

的区域。

月中旬的某一

可是在另一方面，诸如紫崖燕和猫鹛（亦作猫声鸫），却几

乎在同一季节的同一月、同一日同时飞到某一地点。曾有鸟类学

家做过关于猫鹛迁徙的观察纪录，连续五年都在

天，不迟不早就在那天到达。在这五年里某地猫鹛的“首见日”

都是固定的一天。

多年前，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

载：“白雁到则霜降，河北人谓之‘霜信’。杜甫诗云‘故国霜前

白雁来，，即此也。”文中河北人，泛指黄河一带居民。白雁是指

目前已经少见的雪雁。霜信则指从雪雁飞来这一物候现象，可以

知道霜期即将来到。这里所叙述白雁来到的日期，虽不像猫鹛那



样一天也不差的准时到来，但也够准确的了。“碧云淡日黄花节，

红叶西风白雁秋”，就是描述这种候鸟飞临时的物候。

许多休型较小的鸟，都是夜间飞行，白天觅食。另有一些种

类则主要在白天飞行。很多游禽和涉禽在白天、也在夜晚飞行。

迁徙时常要越过青山碧海，长河大漠，飞到遥远的地方。它们的

迁徙路线，又都跟地面上的地形、河川、山脉的变化有着一致的

关系。

鸟类学家对长刺歌雀进行观察，发现它们每年往返于北美的

公里，这样的路程多繁殖地和阿根廷的越冬地之间要飞行

么遥远。

候鸟在作长距离迁徙时，又是靠什么机制来定向识途的呢？

科学家通过环志、雷达观测、在鸟类身体上装置微型发报机和飞

机跟踪等方法得出的资料表明：鸟类在夜间飞行，往往靠天空中

日月星辰的位置来确定自身的位置和应当飞行的方向。飞行时也

可利用磁场作为定向识途的标志；在高空飞行的鸟类还能按照特

定方向振动的偏振光来定向识途。有些鸟类更可以利用波长范围

埃（

周／秒、人耳不能听到的声波）发源地（例如海洋

埃在 厘米）之间的紫外光作为定向识途

的标志。

此外，也有学者经实验证明，一些鸟类能利用大气中次声

（频率低于

中的巨浪、磁场巨变等）作为定向识途的标志。其他还有多种原

因：有遗传进化上的原因，有生态学上的原因以及地质历史上出

现有冰川时期的原因，都说明候鸟为了能找到适宜的外界环境来

觅食、繁殖、避开天敌和不良的气候条件，不惜消耗大量的体力

来作长距离的迁徙。

鸟类为什么要迁徙？在迁徙的征途上，又是怎样定向识途



过的路线时，它们又是靠什么来识别路途的？

今未能充分揭示的谜。

的。特别是有些种类的幼鸟，在出生后当年飞向越立地的迁徙

中，先于成鸟出发。这些幼鸟并非“识途老马”，在飞经从未走

凡此种种，还是迄

冬 至 测 影 记

黎先耀

我在郑州参加中国科协召开的会议，住在中州宾馆。一天早

餐，桌上添了一大盘饺子。河南省科协的一位同志，笑嘻嘻地用

筷子指点饺子，殷勤劝说：“啊，今天冬至吃饺子，是这里的风

俗；不吃，可要冻掉耳朵的哩！”北京民间也有“冬至馄饨夏至

面”的谚语。其实，往昔称作“馄饨”的，就是现在的“饺子”。

观星台。一走进古朴而幽静的

那天上午，我们游中岳嵩山归来，途经登封县告成镇，去参

观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古天文台

时

院落，迎面正中矗立着相传周公测影的八尺石表。中午冬日融

融，表影逐渐增长。我一看表： 分，正巧是 年冬至

的时刻。圭座旁刻着两句诗：“道通天地有形外，石蕴阴阳无影

中。”据介绍，由于夏至日影最短，那时表影恰好与圭座完全重

叠，影子好像不见了。我们不能不为中华民族祖先在两千年前就

能利用冬至影长、夏至影短的变化规律，来确定季节和岁时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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